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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全媒体

母亲舍下病患儿子出走

临朐县五井镇五井东村的
王永刚今年46岁，1992年，经
过村里媒人的介绍，他和邻村
的衣女士相识，并很快登记结
婚，3年后，两人剩下一个男
孩，王永刚给这个孩子取名王
星，生活一直过得很美满。

然而，在王星六七岁时，
家里人发现，王星和其他的孩
子相比，在走路时很容易摔
倒，而且自己很难爬起来。
2003年9月24日，王永刚和妻子
带着王星到济南齐鲁医院进行
检查，“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症，俗称肌无力”，王永刚
说。

王永刚从医生处得知，王
星的这个病是遗传自母亲的基
因，“如果是女孩，可能是隐
性的，但男孩得病的机率就很
大，可达到60%。”王永刚告诉

记者，当得知这个消息的时
候，他的决定是，不管如何，
一定要治好孩子的病。

把儿子接回家以后，王永
刚遵照医生的嘱托，每天让儿
子坚持做4个小时的运动，但是
效果却并不明显，王星的体制
越来越差，运动功能也在极具
丧失，“退化得很明显。”

在发现儿子身患肌无力的
第三年的春天，王永刚的妻子
衣女士突然离家出走，“是2005
年阴历的四月十一号。”王永刚
至今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她把
儿子从娘家送回来，告诉儿子要
出去打工挣钱，回来给他看病。”
但从此再无音信。

每夜给儿子翻身七八次

22日上午，在临朐县人民医
院9楼的病房内，记者看到躺在
病床上的王星，“6月6日因为感
冒引起了病情严重，所以送到了

医院。”王永刚的父亲王成俊告
诉记者，王星的病很容易因为日
常的一些小感冒加重心脏和肺
功能出现问题。

病房中，已经19岁的王星躺
在床上一动不动，因为长时间地
躺在床上缺乏运动，王星的身体
已经变得非常肥胖，“大概有170
斤左右，个子也已经1米7多了。”
王成俊说，这么胖的王星只有王
永刚能勉强抱得动王星。

王成俊告诉记者，为照料王
星，这些年来，王永刚已经放弃
了出去打工赚钱的想法，呆在家
里悉心照料着王星，“守着家里
的地，养着20来只兔子，没有再
多的生活来源了。”

王成俊看着儿子照顾孙子
的场景就感到一阵心酸，“吃饭、
拉屎撒尿都得靠他爸爸，没有一
天晚上能好好睡一觉，每隔一两
个小时就要起来给王星翻身子，
不然王星就会叫唤。”

王永刚对这些年来的付出

却显得平淡，在儿子的面前，他
更像是一个农村里母亲的角色，
守在儿子身边，喂饭、穿衣、按
摩、把尿，“我是他爹，他就只剩
下我这一个依靠了。”

“不放弃，我是他的父亲”

王星已经七年多没有下床
走路，而他的病情还在不断恶
化，“现在的心肺肝的功能已经
退化得很严重了，医生说，20岁
对这个孩子是一道坎儿。”王永
刚说，但是儿子还可以说话，跟
他聊天。

病房中的王星仰望着天花
板，不时喊着父亲给他挪一下手
臂或者翻一下身子，“她跟我说
过，她走是出去打工，给我治病。
我过年的时候还盼着她回来，可
是等了好几年，我知道她不回来
了。”王星甚至不愿意用妈妈来
称呼生他的这个人。

“我不愿意她回来，可

是，我心疼我爸爸，他对我
好，我妈妈要是回来可是给我
抚养费，可以分担。”王星说
着，眼角就突然红了，眼睛不
停地打转，沉默了一会，又开
始摇头，“不想见她。”一旁
的王永刚在众人的面前，也终
于止不住泪水，无声地湿了双
眼。一个中年男人的眼泪，是
最悲伤的。

“在他妈妈走的头几年，
王星经常问我什么时候过年，
我知道他是想过年的时候妈妈
可以回来，最近几年他不问
了。”王永刚说，他过去也相
信自己的妻子有一天会回来，
这种信念随着时间的流逝，终
于让他感到绝望，但是留给孩
子的时间可能已经不多，他知
道孩子内心深处依旧想要看到
自己的妈妈，“如果她知道，
可以回来看一眼。我不会放弃
这 个 孩 子 的 ， 我 是 他 的 父
亲。”

妈妈妈妈舍舍弃弃肌肌无无力力儿儿子子离离家家99年年
孩子7年没下床，好爸爸从未放弃，如今想让妻子回来看看
本报记者 赵松刚

2003年秋天，临
朐县五井镇下五井
东村的8岁男孩王星
被查出身患肌无力，
两年后的春天，王星
的母亲到外地打工，
从此杳无音信，只剩
下父亲王永刚一人
照料王星，一晃过去
了9年。如今王星19
岁了，已经躺在床上
7年，吃喝拉撒睡都
要依靠王永刚才能
完成。王永刚担当起
母亲和父亲的身份，
日夜坚守在儿子的
身边。

 病房中，王永刚每隔一会都要帮儿子翻身。

▲ 王星小时候和妈妈的合影。

本报6月22日热线消息(记者 张焜)准
备晚上看世界杯，先提前找朋友喝酒，喝完
一场后开车“转战”第二场途中被交警查
住，为了隐瞒自己无证驾驶，男子高某编了
一晚上的假名字。22日，记者了解到，这位
无证酒驾者最终被处以拘留15天、罚款
2000元的处罚。

19日晚，针对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易出
现酒驾情况，奎文交警大队五中队在辖区
设岗进行检查。8点多钟，一辆黑色轿车以
正常速度靠近检查岗时，突然刹住了车，想
右转却没有转，想向前开又走走停停。

民警见状，立即上前将该车拦下，并要
求车上驾驶员出示证件。“车上有三人，酒
气比较重。”民警说，驾驶员是一名20岁左
右的男子，下车后说没带证件。民警就要求
他说出自己的姓名或身份证号码，以在警
务系统上查询其驾照信息。

但男子说了多个名字，有的是查无此
人，有的是照片或基本信息对不上。民警意
识到该男子可能是为了拖延时间，就先将
其带到中队进行血检，并一直在询问其真
实身份，但男子说出的名字都不对。

20日，警方在联系到了男子家属及其
驾驶车辆的车主后，才终于得知其真实姓
名，证实了男子高某以前所说的名字全部
都是假的。而他这样做，其实就为了掩盖自
己没有驾驶证。

22日，据了解，高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71 . 89mg/200ml，属于酒后驾驶。由于其没
有驾驶证，警方对其处以拘留15天，罚款
2000元的处罚。

民警说，高某说，当天他想通宵看世界
杯球赛，就跟几位朋友聚会喝了些酒，在

“转战”第二场酒席时被警方查住。

喝完一场“转战”第二场

无证酒驾被查

不停编造假名

恼

晚上10点还接到装修电话

市民庞先生在健康街虞河路附近
购买的新房原计划在今年6月份交房，
因为施工进度问题，交房时间延期了。
但是手机每天都响不停，大多是装修公
司打来的推销电话。

庞先生介绍说，打电话的时间并不
固定，但多数都是在上班时间打的，上
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电话最密
集，有不同装修公司的，也有同装修公
司不同的业务员。

有一次晚上10点准备睡觉了又接
到电话，气得他一听装修就把电话挂掉
了。从那时候开始，庞先生一接到装修
电话就把号码拉进黑名单，半个月的时
间已经拉黑了50多个推销电话。记者在
庞先生手机中看到，这些被拉黑和拦截
的号码多数都是“157”开头。

惊

业主信息平均2元一位

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房地产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因为业主信息被反

复倒卖的结果。她介绍说，基本上每个
楼盘交房之前，都会接到购买业主信息
的电话，虽然没有明码标价，但一个业
主信息价格在1-5块钱不等，号码目标
性越准确，价格就越高。目标性就是肯
定有装修需求的人，如果不顾及准确性
的话，一般也就2块钱左右。假如一个小
区有500户，花1000块钱买下这个小区
的业主信息，即便只谈成一户，对装修
公司来说也是有利润的。“扫一遍后，没
有装修意向的业主信息可以再卖给别
人。”倒卖次数越多，信息就越零散，到
后面可能就只剩姓名电话了。

违法

新消法明确个人信息保护

是谁泄露了业主信息呢？记者采访了
解到，在买房置业的过程中，开发商、中介
公司、银行、担保公司、房管部门和物业公
司等各个环节都会留有业主的详细信息。

从今年3月15号开始，修订后的《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经营者
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
明确表示拒绝的，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
信息。”“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的
消费者个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

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若经营
者违反规定将依法受到处罚，消费者可
以依法向相关政府部门反映和投诉。

山东王杨律师事务所王建华律师表
示，虽然有了规定，但业主若为此走上维
权之路毕竟麻烦，同时取证困难。他建议
还是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比如在购房
阶段准备一张临时手机卡，不留常用电
话，同时在签订合同时向开发商、物业等
作特别约定，要求对个人信息保密。

““哥哥，，房房房房子子子子装装修修吗吗？？””
新房还没交，半个月拉黑50多个装修电话
本报记者 张浩

“哥，你家房子装修考察怎么样了？”有购房经历的业主
几乎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在交房前后，各种关于新房装修
的骚扰电话便响个不停，让人不厌其烦。记者采访了解到，业
主信息以平均2块钱一个的价格被反复倒卖，以至于有些业
主在入住新房一年多之后仍会接到类似骚扰电话。

庞庞先先生生的的手手机机中中，，装装修修骚骚扰扰电电
话话被被标标记记拉拉黑黑。。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浩浩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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